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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中午，在单位食堂吃完饭，便匆匆返回办
公室，同在一起上班的其他同事，这时都回家
午休去了， 把偌大的一间办公室留给了我一
人。 我站在三楼的窗前看下去，楼下的广场上
热浪滚滚，少有行人，强烈的太阳光刺得我睁
不开眼，我赶紧拉上窗帘，整个办公室便暗了
下来，我靠在椅子上休息，把因骨质增生引起
疼痛僵硬的颈部，用力顶在椅子上方的边缘处
假寐，不时又直起身子，按住啪啪作响的颈椎，
用力摇晃几下麻木浑浊的头。 窗外不时传来的
汽车悠长的鸣叫，办公室里显得清静又烦燥。

最近一大段时间来，我一直处于一种浑噩
迷糊的状态。 一部分来自颈椎的疼痛，让我痛
苦不堪，一部分来自外部的纷扰，令我无所适
从。 就像我在《隔离》中写到“被一张无形的网
若有若无地笼罩着隔离着”那样，使我难受又
略带庆幸，我总是这样矛盾性的活着。

年初，在我多次虔诚的申请下，终于告别
了让我殚精竭虑的文秘工作，来到了具体的业
务部门。 然而，一个人来到陌生之地，总带着一
份异乡人的惶恐。果然，那份慌张如约而至。 就
拿每月初填制报表这项工作来说，就把我难坏
了，更别说其他连续性、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
工作了。 天生愚钝的我，在别人眼中，哪怕填制
报表这种易如反掌的事，我永远都学不会。 旧
伤未愈，新伤又至。 表面的轻松，却掩饰不了

“隔行如隔山”的无奈，我在感激领导和同事对
我帮助和照顾的同时，又总觉得背后有一种异
样的眼神在盯着我， 那眼神使我很快发现，那
闪着蓝色光泽的玻璃窗有种过度曝光的味道，
在它貌似宽敞的内部，有着生涩的钢筋和尖锐
的铁钉。 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永远是沉默的，也
是勤奋的， 我想早点追赶上先行者的步伐，才
不至于落后得太远，不然，就只剩下堕落了。

有一天，一个朋友看到办公室里同时布放
着八个工作格子间，电脑、打印机、IP 电话等办
公用品摆满了整张办公桌，连随意放手的地方
都显得有些局促。 便对我说，你这个办公桌不
但能提高工作效率，还显得很洋气，你是得逼
逼。 我不否定他说的话有些道理，但也更不否
定他这些话里面有善意调侃的味道。 我的办公
桌紧挨着窗户，向右一转头便可看见窗外的一
切，楼下是一个小型广场，周围是鳞次栉比的
商店，不定期就开展一些促销活动，主持人浓
郁的地方普通话通过送话器传出来的时候，让
人汗毛直竖。 刚搬进这间办公室时，我确实非
常讨厌从窗外挤进来的那些乱糟糟的声音。 虽
然是盛夏，它们也像北风一样，吹打在我的肌

肤和内心里，让我感到一阵阵寒冷。
同样让我感到寒冷和恐惧的，是楼下那些

长期霸占树荫或人行道的流浪狗。 我仔细观察
过，这四只面目狰狞满身生疮的流浪狗，曾在
市政广场那排专门摆放迎宾花的台阶一带活
动，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它们集体迁移至此，并
定居下来成了这里的主人，特别是它们毫无顾
忌的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的时候，是那么悠然
淡定，眼神迷离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丝毫没
有当狗的机警和胆小， 过路的行人倒成了狗，
纷纷躲闪着避让着，如果哪个小孩跌跌撞撞靠
近它们，一旁的大人大惊失色，会屏住呼吸快
速走过去抱起小孩急急离开，大人们担心自己
的大声喊叫或快速奔跑会惊吓到这些狗，如果
引起它们的疯狂举动就不得了了。 在这座县城
里，狗类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前几天，有人遛狗
时， 就差点被自家驯养的一只大型宠物狗咬
死，后来，警察出动，甚至动用了防暴钢叉才把
主人从狗嘴里救了下来。“狗是人类最忠实的
朋友”我很费解（当然，那些忠狗义狗，还有从
事危险工作的警犬和充当主人眼睛的导盲犬
等好狗就另当别论了）。 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那些成天穿着制服威风凛凛的市政管理人员，
常常把一些卖蔬菜水果、所谓影响市容的人撵
得鸡飞狗跳，却不敢靠近那几只狗半步，任凭
它们虎视眈眈盯着过往的行人，或站在街沿上
自由地伸着懒腰， 或居高临下随意的打着呵
欠，还露出森森的獠牙......也许这些不是他们
管理范畴。 每每看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一床
湿淋淋的棉被覆盖着，冰凉而沉重。

有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愚蠢地想，什么时
候窗外能安静下来？ 好让我也像那些流浪狗一
样，悠然淡定地去想一些事情。 但事实上，城市
能安静下来吗？ 要是真能安静下来，那还叫城
市吗？ 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知道那
些嘈杂的声音和纷繁的事物就像流水一样，永
远不会干涸和消失，我就不再抱怨了，就常常
站起身来推开窗，按住啪啪作响的颈椎，摇晃
麻木浑浊脑袋的同时，去窥视窗外的行人和那
些店铺的热闹与寂寥，打量着对面那幢贴着同
样蓝色玻璃的大楼，想象着它宽敞明亮的内部
里，是否也有着生涩的钢筋和尖锐的铁钉。

楼下的街边， 一字排着众多摊位和店铺，
都以早餐和小吃为主，从早上七点或更早一点
开始，这里便热闹起来，到处都冒着油烟和热
气，到处都飘荡着五颜六色的声音，这座城市
还活着，活着的城市怎么能没有声音？ 所以，当
那些嘈杂的声音再次从窗子挤进来的时候，我

就觉得自己曾经希望窗外安静下来的想法有
多么的荒唐，抵触嘈杂的懊恼情绪，其实是想
为逃避现实找一种所谓的借口。

在新的环境里已经工作半年了，那种不安
定的感受在逐渐减弱， 但依然坚强的存在，我
必须要找到冲淡惶恐的有效途径，因为有些事
根本就无法逃避。

我要写作。 我想进入一种凝神屏息、专心
致志的写作状态，让“写作成果”来抵减某种能
力上的不足或是不善交际的缺陷，进入一种想
象中的美好，可我总又改不掉“矛盾性的活着”
这种坏德性，面对想象中的那些美好时，我又
变得极其怯懦，就像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丑八
怪，对时髦社会里一个风情万种女子的苦苦单
恋。

所以，和朋友交往时，我的“坏德性”总会
无意对他们造成一些伤害。 前段时间，一个朋
友特地选择在一个双休日的晚上，邀请大伙去
饭店搓一顿，缝补一下因工作或生活牵绊所带
来的某种豁口。 酒桌上，大家相互敬酒，相互说
些让对方高兴的话，气氛浓烈得不得了。 一直
以来，我都是活跃气氛的主要分子，那天我却
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滴酒不沾。 朋友纳闷，平时
不是好这一口的吗？ 不是还经常组织开展一些
类似的活动吗？ 今天怎么这样不合群？

我被他连珠炮式反问整懵了，不知怎样回
答。 只木讷地向他一笑，文绉绉地说了一句牛
都踩不烂的话： 在思念一位风情万种的女子。
说完后，自己就觉得牙酸。

朋友当然知道我所说女子指的是什么。 听
后他摇摇头，唉，那东西能当饭吃能当酒喝呀！
去你的风情万种吧。

我没再答话。 难道要我说出“这种变味儿
的聚会我不喜欢”才好吗。

就这样，我们开始疏远。 这不怪他，是我不
识大体惹恼了他。

“窗外车水马龙，想必我的朋友也在里面
穿梭不息吧......”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姜育恒
《有空来坐坐》这首歌的独白。 他略带沧桑的声
音像一把苍凉的刷子，抚慰得我也似乎忧伤起
来。“一杯红茶，几句实话，胜过那穿肠烈酒”更
唱出了我的心声。 然而，不声不响，不明不白，
不冷不热，不欢而散，不可名状，不堪一击等词
汇， 又是我最近一大段时间精神状态的主题
词。 我曾庆幸拥有一份不可拿金钱衡量的友
谊，也曾夸言，这份情谊能经得住任何东西漂
洗。 我失言了，那份情谊最终没能抗住那些“嘈
杂”的考验，最后只剩下“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

零的站在十字路一样”，独自伤怀。
我不知拿什么东西来取悦窗外这个嘈杂

的世界？ 我时常半夜惊醒，在房间里独自徘徊，
想象此时汽车还像鱼一样在街道上游来游去，
不时发出响亮的鸣叫，想象楼下超市打着疲惫
的哈欠，等最后一个顾客离开后，卷帘门便在
身后哗哗降下，不远处的夜市摊上，锅铲和铁
锅碰撞和摩擦发出尖锐而慵懒的声音，两个或
几个人围坐在木桌前，因多喝了几杯酒，而发
出谁也听不懂的喊叫或怪笑......众多声音在窗
外持续，我被这些声音所淹没。 绝大多数人此
时已经入睡，少数人却开始起床，开启了一天
的辛勤劳作。 有一天凌晨三点钟，我从外回到
小区，刚进小区大门，正碰上一个匆匆外出的
人，我问他是否无法入睡？ 他说要赶往一个地
方去上班，天天如此。 沉睡与清醒就这样永不
停歇地在所有窗里窗外交替轮回，然后转换成
另外一种声音去喂养这个城市，或是被这个城
市所喂养。

我曾和同学勇在小区楼下的夜市摊上喝
夜啤，酒至半酣，他突然说，有些人和事不必太
在意，否则对你的伤害会变本加厉，因为你根
本就得不到回报。 我诚恳地对他说，我不需要
回报，就像我对待写作一样，只需心灵上的某
种慰藉而已。 唉，兄弟，别再念念不忘那些曾经
了，有些曾经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别人早已
淡忘，你却还在原地难以释怀。 记住，一个人同
样能活成一支浩大的队伍。

勇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可越是如此，我越
发觉得与外界格格不入，我依旧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不能自拔。 2019 年，我自认为找到了写
作的调门，准确地说，应该是找到了抵制那些
干扰的路径，不再抱怨窗外的嘈杂，可以心平
气和地处理和看待一些事， 像鲁滨逊在荒岛，
我在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里蓝天白云、信马由
缰。 某种开阔在我眼前徐徐显现时，我发现自
己日渐慈悲。

汽车的喇叭声把我的思绪又一次牵引到
窗外，我拉开窗帘推开窗，外面依旧是一个嘈
杂的世界，有沸反盈天，有风花雪月，但不是我
的，我有我的空山明月，我的裸足下田......

窗 外
尹君

黄颜色

郑懿航

哪里会有这么丰富的黄：
淡黄、土黄、柠檬黄、
香蕉黄、蜂蜜黄、梨黄……
黄得那么好看、那么梦幻。

漂浮的云是黄的，
林间的小路是黄的，
地上的叶子是黄的，
甚至连小朋友们也是黄的。

好像画家的颜料罐打翻了，
到处都是黄……

所有的黄都凑热闹似的，
一下子聚拢来，
跳着舞，
唱着歌，
叽叽喳喳地拥抱在一起。

忽然一道光，
好像队长在命令，
所有的黄都齐刷刷的，
按照指令排列在一起……
（作者系南峰小学四年级 1班学生。 指

导老师：刘小燕）

长着圆脑袋，身穿大金衣，求你快快
长，身高数第一。猜出来了吗？对，它就是我
水培的黄豆宝宝。

只听“扑通”一声，黄豆宝宝被我投入
玻璃瓶，晃晃悠悠地沉入水底，悠闲地享受
着潜泳。 我趴在窗台边上，一眨不眨地盯
着它，期待即将诞生的小生命。

刚开始，黄豆宝宝穿着大金衣，活像一
颗小金珠，只是美中不足地多了一小黑点，
就像蛋糕上的蟑螂。 渐渐地，黄豆宝宝吸
饱了水分，“大金衣”变成了小黄袄，黑点也
变得像一颗黑芝麻，不再那么显眼。 过了
几天，它的外衣变得越来越皱，似乎被包裹
得十分难受，好像在“哎哟、哎哟”地叫着，
黑点也几乎看不见了。 看着它身上的“皱
纹”，想着它如此难受，我恨不得一把将它
的“衣服”扯下来，帮它挣脱束缚，可我不想
揠苗助长。

“欧耶，终于出来啦！ ”又过了几天，我
惊奇地发现，黄豆宝宝拼命地挣破了衣服，
露出软软、嫩嫩的小芽，就像一根透明的银
丝，还是螺旋形的，像个字母 g。 那舒展的
小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炫耀着。 我兴奋
地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贴近它来了张合
影。

我静静地等待它的蜕变。可一连几天，
它却毫无动静，嫩芽也不再长大，银丝好像
缩水了，耷拉着脑袋贴在黄豆宝宝的身上，
金黄的外衣似乎更皱了， 变得毫无生机。
似乎在说：“主人，主人，我快不行了，求你
救救我吧！ ”我不明所以，急得上蹿下跳，
赶紧叫来妈妈帮忙诊断。 妈妈仔仔细细看
了几遍，猜测是几天没换水，导致缺乏营
养。

“唉！ 一定是我这几天忙着学习，忘了
照顾黄豆宝宝。 ”我懊恼地叹了口气。 后
来，虽然我为它换了水，但还是没能起死回
生。 呜呜，我可怜的黄豆宝宝夭折了。 看
来，种养植物就跟带小孩儿似的，得用心呵
护才能让它们健康成长。

（作者系南峰小学四年级七班学生
指导教师：刘金玲）

黄豆宝宝
李仁杰

文化人珍惜历史，这是一种难以排解的文
化情节，每次踏上这片文化厚土都有一种想抒
发的愿望，然每次却又难以找到切入之点。 刚
写完《寻找历史》《神女之歌》《古城沧桑》,一种
对琵琶洲从未有过的感受便开始在胸中激荡。

琵琶洲位于巫山小三峡龙门峡与巴雾峡
之间的宽谷地带。 清澈纯净的大宁河自北向南
冲出巴雾峡口突遇一台地相阻，河水向东迁回
呈反 C 型近三公里后又继续向南而去。经过岁
月的剥蚀河水的冲涮，使这一台地变得像一把
巨大的琵琶搁置在大宁河边。 因此人们便给它
取了个典雅而形象的名字———琵琶洲。

最近一次到琵琶洲是十五年前的五月中
旬。 五月的小三峡春意浓郁、绿影婆娑、鲜花灿
烂。 游船离龙门峡一个小时便到了琵琶洲。 远
远望去，一行行嫩绿的玉米和金黄的麦穗像一
根根琴弦铺在台地之上；卖旅游产品的小摊主
们撑起的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如同一粒粒音符
飘逸在道路两旁；农家小院点缀其间，炊烟缭
绕、鸡犬相闻，构成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宁河风
情画卷。

琵琶洲既是宁河小三峡之内一个让人们
了解当地民风民俗的小小村落，同时也是一处
重要的商周文化遗址。 洲上建有小三峡文物展
览馆和巫山猿人陈列馆。

从大宁河下船步行数百步平缓而上的台
阶，再过百来米平坦的乡间小道便到了陈列馆
门前。 踏进展览大厅，仿佛一下踏进了历史神
圣的大门， 踏进了三峡沧桑古老的世纪年轮。
这里陈列的既有二百万年前人类初生阶段的
巫山猿人化石，也有五六千年前大溪人类文明
的文化物证； 既有被誉为千古之谜的巴人悬
棺，也有殷商秦汉以来的历史文化瑰宝。 从刀
枪箭戟到金石墨宝， 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品，
数百件展品真实地再现出了三峡地区数百年、
数千年、数万年乃至数百万年前的辉煌。

进入大厅, 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组巫山猿
人化石及其生存场景。 巫山猿人是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 1986 年至 1988
年在巫山大庙龙骨坡发掘出土的，同时发现的
还有 116 种哺乳动物化石。 中科院和英国牛津
大学通过碳十四测定， 其年代距今为 201 至
204 年。巫山猿人是目前亚洲最早的人类，比我
国云南元谋猿人尚早三十万年，它的发现为研
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与巫山猿人紧紧相连的是大溪文化部分，这里
陈列着石斧、石铲、骨针、骨矛、网坠、蚌镰以及
红、黑、灰陶等近百件人类由母系族向父氏系
族转化过程中的文明见证。 巫山猿人和大溪文
化充分证实了长江，特别是三峡地区同样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我国人类的发源地。 那些历代
文物展柜中展出的则是殷商以来各个时期、各
个朝代留下来的珍贵藏品。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
伟长视察这些文物后欣然命笔：“巫山文物、国
之瑰宝”。 展厅的最后一部分是两口从长江南
岸错开峡的绝壁上取下的巴人悬棺。 古时的三
峡是少数民族的杂居之地，古代巴人便是其中
之一。 悬棺葬是巴人的一种葬俗，据清光绪十
九年《巫山县志》载:“古人尽产为棺，死高者以
为至孝”。 先人死后，葬得越高越显示出后人的
孝顺和富有。 然而那万仞绝壁、千斤之棺如何
才能安放上去？ 以至于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棺
材工艺粗糙，结构却很坚固，历经几千年的风
雨剥蚀，大部分棺木仍然完好无损。 棺内除各
有一具较为完整的尸骨外，几乎没有什么殉葬

品，是被人盗过或是主人根本就不富有，我们
不得而知。

看完这一切，伫立展厅，不知不觉就让人
深深地感受到三峡历史文化的丰厚，感知到我
们脚下这片土地的份量。 在这里，我们寻找到
了人类诞生时的悲壮，透过巫山猿人的生存场
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人类初始的动人舞
蹈； 我们仰视到了祖先们超凡的智慧与力量，
千年悬棺似乎在向我们演示千年前悬索而上
的宏观壮景； 我们倾听到了历史中最强的铜
音，那一口口编钟乐俑演奏出的则是一曲曲远
古时代的天籁之音。

追索历史需要有超越时空的心境，需要有
求索真谛的执着和崇敬仰止的视角。 面对这黄
天厚土，面对雄浑磅礴的三峡，面对昨天的拥
有和辉煌以及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我们这
些三峡的子孙必须以坚定的双臂承载起三峡
历史文化的厚重， 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
任，以坚定的步履和明澈的心境迎接辉煌灿烂
的明天，是我们别无的选择。

三峡库区蓄水后，琵琶洲已经永沉水底。

琵琶洲访古
杨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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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是江水
凿开石头，给自己
开辟的道路

再坚硬的石头，遇到水
也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锋芒

水底的石头并不寂寞
滚滚东逝的长江水
正是它们烧沸的
乡愁和烈酒

我摸上去，沸腾的水
却无比刺骨。 它们更像
岁月冷却的伤
在治疗人间的悲壮

大 水
张乾东


